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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2015年书展上，看到金城出版社展示的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怦然心动。
当初，出版社邀约加盟时，还有些犹疑：这样的书系，
无论选题报批还是效益考量，都未必最终成功，所以
姑妄应之道：“可以罢。”但也迟迟未曾动手。经编辑
几度催促，这才觉得是当了真；又不料时隔未久，第
一批书已在书展“亮相”，并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
才佩服了出版家的眼光。

我之犹疑也并非无因。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刚

读初中，便似懂非懂地喜欢上了鲁迅。晚自习时几个
少年朋友做完作业，便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读鲁
迅，害得尚未做完作业的同学告到班主任处，说我们
不好好上自习，妨碍他人。此后不敢晚自习时扎堆
儿，好读鲁迅却至老不衰，但也随着马齿渐长，知道
杂文常常惹祸。

远的不说，就以近60年间事论，前30年，杂文的
繁荣，大体两度。一度是在1956年前后。那时因主政
者“虚怀若谷”，提倡批评，说是好话坏话都要听，并
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内部自我教育的基
本方法。一时杂文大兴，不但人民日报，其他如中国
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也都有杂文专栏，中青报
的《辣椒》大受欢迎。另一度，就是1960年前后，也是
因为最高领导号召学习海瑞，提出要有不怕撤职、不
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
精神，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于是杂文又一
度繁盛。“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都是出自此时。

可是，杂文的每一度繁盛都不长久，不过两三
年，便有一场疾风骤雨的运动。运动一来，杂文便成
了“向党进攻”的“罪证”，杂文作者，许多还是忠心耿
耿的老革命，也因此成了“罪该万死”的“反党分子”
或“反革命分子”，即便后来蒙恩平反，也已九死一
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有这样几度反复，渐渐悟到，所谓“好话坏话都
要听”，听后的结局是大不相同的。一是所谓“好话”，
大抵是指赞扬的话，而批评的话便大抵划入“坏话”
的范畴。二是赞扬的话不怕过头，哪怕是全无依据的
吹嘘或别有所图的捧场，一概照单全收，且投桃报
李，给颂扬者很多甜头；而批评的话，一旦归于“坏
话”，哪怕所言有据、切中时弊，也一概抹倒，上纲上
线，予以还击，批评者也就因此划为“分子”，重则入
狱、劳改，轻则群众专政，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妻儿
亲属均受牵连。

于是，清醒者视批评为畏途，钻营者以谄谀为捷
径。舆论空气为之一变。

但若纵观几十年间，杂文的几度起落，大凡批评
兴盛时，为政者大致较为谨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
较为扎实；而颂扬无节的结果则是图虚名、招实祸，
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收拾残局。“大跃进”和“文革”
两场灾难，都是在无边的颂扬声中走向败落的。

由此反思，批评实在是比颂扬更要紧的。如果以
“好话”与“坏话”区分，我想，倒是批评的话多为好话。你
想，明知批评不招人爱，还偏要说，甚至不畏招灾，不避
斧钺。若不是为国为民，谁有这份傻劲儿？不少杂文家，
当初因言获罪，备受折磨，一朝平反，依旧以苍生为念，
奋笔疾书。倒是那些竭力颂扬、好话说尽的，多是包藏
机心，为捞取一己之私利，罔顾家国安危的坏种。这也
是几十年间屡试屡验的判断。批评有没有过头的？有没
有不实的？我想，过头的批评、不实的批评都会有，择其
善者而从之就是。听一些过头的批评损失无多，听不到
批评，损失才是巨大的。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当然不限于批评，但批评始
终是杂文的重要价值取向。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
党，一个社会，耳边不断有批评的声音，实在是一种福
祉。它令人清醒，发人深省，促人前行。如果失去了批
评，耳边塞满颂扬之声，我想，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由此观之，杂文是否繁盛，可以说是社会状态的一
个标尺。30卷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能
够编辑出版，而且出版者准备继续编下去，无论对作
者、对读者、对国家与社会，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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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青未了”。

□王学典

庞朴：
出出入入于于朴朴学学、、史史学学与与哲哲学学之之间间

【学界名家】

发现中国智慧所在：

儒家辩证法
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有两位

相映生辉的哲学家，一位是李泽厚
先生，另一位便是庞朴先生。二人学
术的黄金时代，同样开启于上世纪80

年代；二人最初都以西方哲学尤其
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为重心，所不
同者，在于李泽厚的学术思考乃是
自康德开始，而庞朴的哲学探求则
是由黑格尔出发；二人最终都落足
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致力于对
历史和传统进行重新解读和建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反传统”思潮
逐渐走向顶点时，二人作为传统文
化的“弘扬派”，共同为后20年传统文
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

庞朴在哲学上，对于中国乃至
世界思想学术最杰出的贡献，在于
儒家辩证法的发现和提炼。庞朴将
儒家辩证法概括为“一分为三”，又
称“三分法”。这一辩证法不仅为儒
家所独有，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学
的不二法门，都是“三分法”的不同
表述。“三分法”是庞朴对以儒家辩
证法为代表的中国智慧所进行的
最透彻、最圆融的阐发。“一分为
三”是贯穿庞朴哲学和他终生学术
的灵魂。这一学术创见，最早萌生
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思考，是
他超越和突破黑格尔辩证法的理
论尝试。1956年，他在《哲学研究》
上发表《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
个规律》一文，在学界崭露头角。
1980年，庞朴由古今哲人浩瀚的思
想中探骊得珠，提炼出“三分法”这
一洞见，并将“三分法”寓于“中庸
之道”，撰文《中庸评议》明确提出。
中庸为传统儒、道两家共同推崇为

“至德”，近世对其理解侧重于政治
伦理、修身养性方面，“五四”以来
则将其描画为一种乡愿的丑态，庞
朴把汉唐宋明直至“五四”所形成
的这些前见一齐摆落，从突出“执
两用中”的方法论的角度，对“中
庸”进行了再发现和新解读。

“数成于三”、“三生万物”，“三
分法”的秘密一经揭示，便成为解读
传统文化的一把密钥，如燃犀烛怪，
具有直指人类文化本质的力量。在

《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在老子、
庄子、司马迁、张载、方以智等古代
思想家的论著中，无不闪烁着“三”
的理论光芒。围绕这一发现，庞朴写
成了一系列的论著，如从认识角度
的《相马之相》，从实践角度的《解牛
之解》，又如《黄帝与混沌》、《六峜与
杂多》、《对立与三分》等都是这方面
的篇章。从先秦至当代，由天文至地
理，从诸子百家到黑格尔、马克思，

古今中西，庞朴的研究范围十分广
泛，综观他一生皇皇数百万字的论
著中，始终或隐或显地活跃着“三分
法”的哲学精灵。

在庞朴的哲学世界中，圆融的
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
观念，构成了人类主观世界的根本
分歧。“二分法”强调矛盾和对立，
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由正反两方
面的对立而产生矛盾斗争；“三分
法”则重视统一与和谐，认为世界
的本质是统一而又三分。落到人类
实践中，二元对立要求征服与斗
争，三分一统则强调和谐与发展；
二元对立观念虽曾席卷近现代的
观念世界，但在社会历史上留下苦
涩伤痕的同时，也趋近于终点，“三
分法”打破了“二分法”非此即彼的
僵硬框架，使苍白的理论向七彩的
现实靠拢，在斗争的世界之外，向
人们展示了一个和谐世界的可能
与美好。在此意义上，庞朴的“三分
法”并非要搭建理论的空中楼阁，
也不是学者象牙塔中的超然遐思，
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思考和深远
的现实关怀，他将来在中国学术史
上的地位，恐怕主要将由“一分为
三”这一重大发现来奠定。

发现“火历”

和思孟五行
哲学命题的探寻，引发了庞先

生在史学、简帛文献等方面的探
索，造就了他哲学家、哲学史家、史
学家、文献学家、简帛研究专家等
一系列的学术地位。

遗失已久的上古历法“火历”
的发现，是庞朴的一项引人瞩目的
史学成就。一般认为，我国古代通
行的历法，是依据太阳、月亮运行
数据而制订的阴阳历，相传的黄
帝、颛顼、夏、殷、周、鲁古六历以及

《春秋》纪事的诸历等，都是阴阳
历。庞朴经过艰苦周致的考索，发
现上古尚存在着一种以大火星（心
宿二）作为生产生活纪时根据的

“大火历”，大火星昏起东方之时，
即被认作一年之始。这一发现，解
释了《左传》、《周易》等古代典籍中
一系列原来无法索解的记载以及
寒食节、祭灶神等今天无可考索的
众多民俗现象。庞先生在《“火历”
初探》一文之后，又有“续探”、“三
探”刊布，但实际上，“火历”的发
现，如同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学
术宝盒，可以为更多的古代文化现
象提供解读，只是这些揭示要靠后
来的有心人来实现了。

庞朴的史学成就，还突出体现
于他对先秦学术发展过程的还原、
脉络的梳理方面。由胡适“截断众
流”从老子讲起的《中国哲学史》开
始，以哲学家为单位来作为基本研
究单位，渐渐成为哲学史教学与研
究的传统，哲学史又被戏称为“子
学”。随着分科治学越分越细，人文
研究出现“科”下分时段、时段中再
以一人甚至一书而众建“山头”的情
况，不利于对思潮的揭示与把握。庞
朴的设想则是作一部“中国哲学思
潮史”，以此与这种“哲学家列传”统
治哲学史讲堂的现象相抗衡，最终
这一构想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先
秦名家三派之演化》、《先秦五行说
之嬗变》、《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
进展》等篇章，已经大致实现了这一
构想的先秦阶段，并足可为后续的

研究提供示范与榜样。
自出土简帛文献中揭示思孟

学派的思想线索，还原思孟五行的
思想内容，庞朴还是揭秘“孔孟之
间”百余年学术传承并填补这段学
术史空白的第一人。人们往往将儒
家思想习称为“孔孟之道”，然而由
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善
论”，由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
义”，之间尚有着不小的理论差异，
由孔子至孟子，之间隔着百余年的
时间，在这百多年时间里，孔、孟之
间有着怎样的学术传承？又发生了
怎样的理论变迁？这个问题引起自
清代以来的学者的极大兴趣，偏偏
这一时期又罕有文献流传于今，于
是“孔孟之间”便成为学术史上的
一段空白、一个谜团。1993年郭店
楚简出土，庞朴率先发现这一劫灰
原典的学术价值，称之为“惊雷闪
电”、“超级狂飙”，提出郭店楚简是
一个衔接孔孟之间的“驿站”。他不
仅经由这个“驿站”，分“易传”学派
与思孟学派两个方向，追溯补写了
这段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空白，解
开了思孟五行这一千古谜团，而且
还由此引领了上世纪末以来出土
文献研究的热潮，此后，出土文献
与思想史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竟形
成了简帛文献研究的一个新路径。

无论是火历的发现，还是思孟
五行的揭示，均来源于庞朴深厚的
朴学基础和扎实的考证功力。庞朴
的这一朴学功底，还体现在对古典
文献的整理上。《公孙龙子》、《东西
均》都因抽象而难以释读，向为古籍
校点中的大难题。也只有如庞朴这
般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才可以将其
中的理论难点解释得明白如话吧。

极高明而道中庸，尽广大而致
精微，庞朴先生可以说已进入这一
治学与做人的最高境域。他的离去，
之所以让人喟然长叹，之所以被称
为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之所以说

“他在学术史上所留下的空白，很长
时间内，将无人能够填补”，主要在
于，学术界能同时集哲学家、史学家
和朴学家于一身的人，实在太少太
少了，而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恰好只能仰赖这太少太少的人来发
现，其余的人仅是追随者。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
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杂
志主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热”、“学术热”、
“简帛热”等思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原来作
为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逐渐重焕生机，而庞朴
先生，则以其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光、敏锐的洞
察力以及对于中国文化深入而广泛的思考，于这
个过程中，开启、引领并推动了每一波给以儒学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带来转折和变化
的学术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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